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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山上雨初晴，车向将军故里行。
苍岩巨石列翠屏，嘉木良材欣向荣。
是处山川拥地灵，堂构飞翚气恢宏。
纪念馆内人爆棚，红色精神此续赓。
幼年归国辞南瀛，鹭江负笈寻光明。
闽东星火耀晶荧，革命旗帜高高擎。
狮子头前决死生，子弹穿胸热血凝。
挥师抗日振长缨，东进江南出奇兵。
夜袭机场鬼子惊，黄桥激战壮军声。
孟良崮上杀气腥，南京城头势拔旌。
君不见，一代名将叱咤风云万里征。
直下江浙扫雷霆，兵锋无处不纵横！
左海潮涌抟大鹏，赤子归来鬓未星。
八闽图治肝胆倾，任人唯贤籍股肱。
鹰厦铁路走铿锵，集美海堤跨沧溟。
春风沃野鸣仓庚，工厂商贸百业兴。
高考红旗动京城，不忘厅长王于畊。
主管交通开锦程，建设海军掣长鲸。
华侨事务高建瓴，涂歌里咏尽好评。
将军卸甲心犹诚，念念不忘故国情。
良好家风绍门庭，清廉素节树仪型。
今来故居拜忠贞，碑碣齐云望不胜。
事迹俱堪入汗青，精神不朽化永恒！

访叶飞将军故居拟长歌以赞
吴水景

九六秋光临古渡
一身许向沧溟处
隔海遥瞻烟屿路
潮声诉
昔年王气留津浦

初识渔翁言海趣
亲尝咸浪尘心悟
远忆征帆开疆土
凝眸顾
两岸风涛同朝暮

渔家傲·石井渡口有感
杨新辉

关掉所有喧嚣的出口
暮色漫进空窗
像未说完的话
悬在寂静中央
过往沉在杯底
不搅，不尝
独处是一面镜子
照见未被打磨的光
不必打捞，不必安放
风来，便轻轻摇晃

岁月余温

日子被烟火揉成棉絮
散落在每一寸寻常
雨打湿过的痕迹
都长成了暗纹
那些跌撞的脚印
在时光里结痂
不攀附浮华的枝丫
只守着心底的芽
锋芒被岁月磨成沙
余温，藏在沙粒之下

独处（外一首）

吕文宾

在季节的维度里行走
年轮于草长莺飞间
滋生了香气
它让七月葳蕤蓊郁
恰似精致的蓝雪花
裹挟清甜的风
携手共舞刚柔并济的探戈

在日子的回廊间踱步
岁月于花红柳绿中
拥有了旖旎
它让七月神采飞扬
宛如倔强的向日葵
镶嵌金黄的徽章
书写人生荡气回肠的诗篇
在时间的赛道中奔跑
视野于五彩斑斓里
勾勒出曼妙
它让七月群芳争艳
仿若绮丽的紫薇
涂抹绯红的胭脂
赴约晚霞沉醉西下的黄昏

七月里的花
占素花

杨子山上藏着一个杨林书院，据
说那是泉州最早的书院之一。我是不
久前才知道的，虽然我生长在杨子山
下，也曾多次登临杨子山，可我却忽略
了书院的存在，每次上山吸引我的是
那无处不在的野花、怪松与奇石，还有
那时隐时现的山泉。

确实，书院早成废墟。如果没人
引路，在茂密的山林中，仅凭几堵断墙
与数方古碑，实难找到书院遗址。正
是谷雨时节，有文友相邀到杨子山探
寻杨林书院旧址。恰有一场疏雨来
临，杨子山愈发林净风清，那鹅黄色的
相思花铺展在山野上，山风中带着微
甜的清香气息。我们寻到书院遗址，
见老榕的虬根穿过残墙，把那半堵墙
体紧紧缠绕，似乎想抱住一段老去的
岁月。残墙周边是疯长的青草，有一
方爬满青苔的崖石，上面刻着“读书
处”三个行书，字体厚重饱满，有朱熹
笔意，下面刻有“唐杨肃宋吕大奎洎有
明诸先辈俱读书于此”等几个小字，唐
宋许多名家曾在此修学布道。

杨子山状似古代妇女头上高高的
发髻，故俗称崎髻山，它耸立于南安石
井与厦门同安交界处，隔海遥对金门
太武山，这里藏着泉州早期书院的肇
始荣光。唐末，名医杨肃在此结庐读
书、采药隐居，相传他曾治愈闽王王审

知夫人的顽疾，后又应诏入京，为太后
诊治痼疾。唐昭宗感念其功，将崎髻
山赐名“杨子山”，又敕建其读书处为

“杨林书院”，从此花香与书香弥漫山
林之间。

“杨林”二字取得绝妙！恰合此山
茂林修竹之景，又寓文脉如林木生生
不息之意。杨子山的风穿越千年，而
当理学宗师朱熹来到山中讲学，那儒
风书香变得更为浓郁了。南宋绍兴年

间，朱熹任同安主簿，兼理泉州府学，
常往来于泉南各地讲学授徒。他曾多
次登临杨子山设帐讲学，四方学子云
集山间。如今在山上仍可找到“极高
明”“仙苑”“活源”等题刻，见证了他们
悟道山水的过往。“极高明”三字刻于
书院遗址东侧的巨石上，笔力雄浑，端
庄洒脱，左下方落款“晦翁”，正是朱熹
的名号。“极高明”取自《中庸》“极高明
而道中庸”，既是朱熹对杨子山意境高

远的赞叹，也是他对理学追求的最高
境界。书院门口悬崖上有一小瀑布，
瀑布边题两字“活源”，似乎在提醒我，
此涧水不在于大，而在于“活”。“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或
许是朱子理学的精华之处，他想告诉
莘莘学子，读书要活学善思，汲取新
知，才能水到渠成。

因为朱熹的教化，杨林书院人才
辈出。有宋末名儒吕大奎，他“宁为泉
南鬼，不为北朝臣”，用生命践行了儒
家的忠义精神；有明朝时号称“南国双
贤”黄华瑞、黄华秀兄弟，他们都是进
士出身，为官清正廉明；有明嘉靖进士
郑普，他官至云南知府，留下一座“邦
伯坊”，让后人铭记他的清廉政绩。据
统计，从书院走出的学子有二十九位
高中进士，杨子山成为名副其实的“海
滨邹鲁，人文渊薮”之处。

杨子山留存多方明清时期碑刻，
印证书院的文脉传承。书院残墙嵌着
一方清乾隆年间的《清水岩重建朱文
公祠碑记》，碑文详细记述了朱文公祠
的历史渊源。漫步山上，众多石刻散
落其间，抚过道道刻痕，仿佛触摸到一
缕缕文脉。那天，听到一个消息：杨林
书院即将重建！千年书院即将焕新重
光。我想，这份藏于山海之间的文脉，
必将穿越时空，绵延不绝。

初夏风暖，满城凤凰花灼灼盛放，
艳红的花瓣簌簌飘落，铺满街巷。又
是一年中考季，少年学子奔赴考场的
身影，撞开了我尘封二十四年的记忆，
那些藏在大山小路里的温柔与滚烫，
再度漫上心头。

二十四载光阴倏忽而过，可那年
盛夏的光景、母亲的模样，依旧清晰如
昨。我年少就读的乡间中学，没有中
考考点，需远赴镇上考试。于幼时常
年困于群山环抱的我而言，热闹的小
镇是遥不可及的繁华天地，是我心心
念念的“大都市”。那里人头攒动，红
彤彤的苹果铺满果摊，酸甜软糯的冰
糖葫芦串起烟火暖意，琳琅的吃食、新
奇的玩物，都是大山里不曾有的光
景。可山路崎岖，从家到镇上要徒步

一个多小时，从小到大，母亲只带我去
过寥寥两次。

母亲一生素来内敛要强，从不愿
麻烦旁人。可为了我的中考，她破例
开口，提前一个月联系了远嫁镇上的
江苏同乡阿姨。素日交好的阿姨满心
热忱，爽快应下，为我们母子腾出了落
脚的方寸之地。

中考前一日，我们整装启程。母
亲挑起沉沉的一挑子，一头是自家菜
园鲜嫩的青菜，是她想赠予同乡的心
意，另一头是被褥、洗漱用品，满满当
当皆是细碎牵挂。前路是蜿蜒的八字
形大山，需先攀高再下行，山路陡峭崎
岖。我跟在母亲身后，望着她被扁担
压得微微佝偻的脊背，步履蹒跚地向
上攀登，山风掀起她的衣角，单薄的身

影在群山之间格外渺小。一瞬间，温
热的湿润猝不及防涌上眼底。

山路蜿蜒，母亲边走边叮嘱我，嗓音
温柔却坚定：“娃啊，多读书，以后走出这
大山，好好讨生活。”我连忙上前，想接过
扁担替她分担，她却轻轻推开我的手，反
复宽慰：“不用，妈没事，你留着力气，好
好应对明天的考试。”那一刻，我懂得，所
有的逞强，都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疼爱。

考试当日，晨光熹微，母亲便早早
守在考场出口。母亲一生勤俭至极，
往日赶集，哪怕过了饭点，也宁愿饿着
肚子徒步回家，从不舍得在外花销分
毫。可那日，她执意拉着我走进街边
小饭馆，细细询问菜品价格，再三斟酌
后，我们点了一盘青菜。

店主熟识母亲的品性，知晓她为

人质朴节俭，悄悄为我们添了一碗苋
菜豆腐汤。结账时，我看见母亲小心
翼翼掀开裤子内衬的布袋，指尖轻轻
捻出几张褶皱的毛票，小心翼翼付清
饭钱。那一幕，深深烙印在我的年少
时光里，温柔又心酸。

后来，我如愿走出大山，考入大
学，看过万千繁华，走过南北长路。可
二十余年岁月流转，最动人的风景，依
旧是那年山路上挑担前行的母亲。她
虽不懂大道理，却用一生的勤劳、质朴
与节俭，为我诠释了最珍贵的品格。

如今岁岁凤凰花开，年年中考如
约而至。我也常常将母亲的美好品性
讲给孩子听，让这份大山里孕育的纯
粹与坚韧，伴着岁岁繁花，岁岁传承，
岁岁温暖。

一身疲惫叩开家门，掌间的钥匙仿
佛也浸满倦意。饮下冷水润开干渴的喉
咙，她带着未卸尽的戏台残妆蜷在沙发
里，困意汹涌而来，转瞬沉入梦乡。梦里
呢喃未歇，人却骤然惊醒，夜半深幽的寂
静，反倒让心底的烦乱愈发清晰。

时钟恰好指向半夜一点，她放轻
脚步走进女儿卧房，细心替孩子掖好
被角。目光掠过书桌，一纸家长会通
知被文具静静压着。排戏日程早已敲
定，两件事撞在一起，缺席已成定局。
绵长的愧疚如蛛网般缠绕心头。远在
省外的家人、孩子不甚理想的学业、辗
转奔波的日常，诸多心事在脑海里层
层翻涌。回首走过的人生路，再遥望
孩子未知的将来，一身戏衣裹着俗世
烟火。台前唱遍人间离合，幕后独揽
万般愁绪，所有滋味，都沉淀在这沉沉
长夜里。她取过桌上空白的作业纸，
落笔写下：“对不起！妈妈爱你！”

轻轻退回到自己的房间，案头摊着
新到手的剧本。新一轮紧锣密鼓的排
练，已然近在眼前。此番要打磨的，正
是高甲戏经典剧目《柳枝告状》。戏里
母亲为保全家族，被迫舍弃亲生骨肉，
那份两难与愧疚，恰似此刻的自己。戏
团同伴殷切的目光、台下观众沉醉的神
情一一浮现，让她无从退缩。她曾扮演
孟母，也曾饰演三娘，戏文里的两难抉
择，如今尽数落到了现实生活中。纵然
左右为难，前路依旧要一步步走下去。
既舍不得膝下孩童，又不愿辜负台下一
双双满怀期许的眼眸。

她拉过木椅坐在灯下，指尖抚过
纸页密密麻麻的批注。眼角倦意未
消，眼底却慢慢亮起微光。低声默念
念白，反复圈点唱词，纷乱的心绪渐渐
归于平静。半生驻守戏台，她早已学
会把生活里的万般褶皱，悄悄收进心
底。纵使愁绪万千，戏比天大。戏要
唱得端正，人更要站得挺拔。

她又想起独自在外打拼的丈夫。
身边无人照料起居，烟酒也少人规劝，

绵长的牵挂漫上心头，长夜漫漫，睡意
荡然无存。

思绪飘回年少跟着戏班四处奔走
的岁月。乡间戏台多搭在晒谷场与庙
埕，盛夏顶着烈日演午戏，寒冬迎着寒
风登台。夜里栖身在潮湿的古厝，铺
一把稻草就寝，蚊虫扰眠，夜夜难安。
戏班三两天就要辗转数个村落，常常
饥一顿饱一顿。她也曾陷入孤立无
援，萌生过放弃唱戏的念头，可每当锣
鼓响起、水袖扬起，所有软弱都会烟消
云散。闽南乡野的清风练就了她的身
段，也淬炼了她的心性，柔弱肩头，早
早扛起戏台与家庭两份重担。

窗外夜色渐淡，天际透出一缕鱼
肚白。她合起剧本，起身简单梳洗。
脸上的油彩可以洗净，眉宇间的笃定
却分毫未减。灶上烧好温水，备好女

儿的早餐，又提前备好午间的芥菜饭，
随后细细收拾好戏服与头饰。育儿、
家务、排练日复一日交织在一起，她步
履从容，把一地琐碎打理得井井有条。

天色大亮，街巷人声渐起，街头保
洁已经开始劳作。她背起装满行头的
布包，推门走进晨风之中。昨夜满心煎
熬，此刻脚步依旧沉稳。观众只看见台
上唱腔婉转、身段优美，一身武旦功底
利落飒爽，翻腾跳跃轻盈自如，很少有
人知晓，这份光鲜背后，是彻夜难眠的
思虑，是亲情与热爱两难取舍的煎熬。

半日排练结束，转眼到了午饭时
间。众人陆续离场，唯有她留在台上，
一遍遍打磨唱腔身段，不肯轻易休
息。这份较真勤勉，早已是剧团众人
皆知的习惯。可又有几人，读懂她心
底的执着与期许？入门之时，师父谆

谆教诲犹在耳畔：“既做主旦，便要付
出比旁人更多的辛劳。”当年严肃的神
情、锐利的目光，历经岁月洗礼，依旧
清晰如故。

她忘不了远赴塞外的王昭君，忘不
了苦守半生的李三娘，更忘不了命途坎
坷的秦香莲。舞台上的角色教会她坚
韧与担当，半生柴米油盐的生活，又让
她读懂戏里的悲欢离合。她塑造过无
数隐忍刚强的女子，慢慢也活成了角色
本身。温柔是本性，坚韧是脊梁。一头
牵挂骨肉亲情，一头坚守半生热爱，她
不抱怨、不退缩，在戏台与家园之间，走
出了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锣鼓即将再度响起，水袖又将迎
风翻飞。这位扎根乡土的高甲戏主
旦，怀揣生活赋予的酸甜苦辣，迎着晨
光，奔赴下一场演出。

杨林书院 郑剑文

杨林书院遗址 本报记者 李想 摄

高甲戏演员将戏中悲欢与现实生活相融。 本报记者 李想 摄

凤凰花开忆母恩 黄孔曜

主旦 谢忠怀


